
图① 2016年，吴祥产登台演出锡剧古装戏《夜明珠》。
图② 2024年，吴祥产在青北社区迎中秋庆国庆文芝联欢会上演出锡剧表演唱《五星

红旗高高飘扬》。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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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是明晃晃的灯光，台下是黑压
压的脑袋。吴祥产站在大队会场台上，
头上的汗涔涔地挂下来。14岁的少年
第一次登台演出《沙家浜》，他演刁德
一，眼望台下村民，心里有点发虚。

想起1969年第一次登台，吴祥产
至今记忆犹新：“虽然第一次当‘演
员’，紧张得不得了，只怕演砸了，甚至
有一瞬间头脑里一片空白。可是一看
到乡亲们殷切的眼光，就鼓起了勇气，
我把‘刁德一’演得活龙活现。演出一
结束，掌声雷动。”

吴祥产抹抹脑门上的汗珠，从心
底里笑到面孔上。

吴祥产特别喜欢唱戏，是因为出生
在一个戏曲之村——青龙洋头桥村。
这里的村民特别喜欢唱戏，田头干活，
操持家务，甚至走在路上都要哼上几句
锡剧、京剧。吴祥产从小就看着村民们
排练和演出现代京剧，耳濡目染。上世
纪60年代末，洋头桥中学老师和洋头
桥京剧团一起组织创办了“小京班”，教
孩子们学习戏曲。人人都说吴祥产天
生就是演戏的坯子，他在“小京班”里如
鱼得水，学一样像一样，成了唱戏少
年。一听到哪里晚上有演出，他脚就
痒，跑得比大人还要快。

上世纪70年代初，几乎每个大队
都有一支文艺宣传小分队。洋头桥大
队团支部也要发起成立宣传队。吴祥
产听到消息赶快去报名，从此他就活
跃在基层文娱舞台上，并成为文艺小
分队队长。

到大队周边各个自然村表演是隔
三岔五的事，代表青龙公社到区里汇演
也时常有。那时青龙属于武进县，他记
得很清楚，1978年，武进县三级干部现
场会在青龙公社召开，他代表郑陆区宣
传队上台演出了自己创作的表演唱《夸
夸青龙新面貌》。他演一个老爸的角
色，把一个老人看到青龙新变化的欣喜
之情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满堂掌声。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吴祥产每年
参加县里组织的“文训班”，理论知识的
吸收、形体的训练、表演实践的磨炼让
他技艺日精。他演出了《新嫂嫂》《巧巧

借猪》《红绿绒线》《桃红李熟》等小戏，
其他学员赞叹：“祥产浑身是戏。”

上世纪 80 年代初，25 岁的吴祥
产到了公社文化站工作，他和文化站
站长一起创办了一家小工厂，还到各
村招揽文娱骨干，成立了一个乌兰牧
骑式的小剧团，平时在工厂干活，有演
出任务就放下活计，直接拉上舞台。
洋头桥村有个少年周建平，很有演戏
天分，祥产对他说：“到文化站工厂上
班，还能演戏，你来不来？”建平一听，
高兴万分：“我来，我来。”周建平一直
到现在还是舞台上的好角色，和祥产
搭档，演的节目个个叫好。1980 年，
文化站排练了第一场古装锡剧《借
妻》。每年文化站都要在全公社巡演，
华严村、福成村……一个个村演过去，
白天社员就会打听祥产来不来，一听
祥产来演，马上招呼一声：“大家全去
看哦！”如果他在邻村演，也会有社员
赶去看。他就像舞台上的一块磁铁，
演到哪就把人流吸到哪。

上世纪90年代，青龙改隶常州市
郊区，他们又代表郊区参加全市文艺
汇演，他和周建平搭档演出的小品《同
心曲》，赢得阵阵掌声。2002年，街道
为配合拆迁成立了文艺宣传小分队，
全街道自然村巡回演出，通过演出节
目来生动地做思想工作，效果极好。

2007年，青龙街道在青龙苑北区
成立青龙街道老年活动中心，由祥产负
责，他在全市率先创办“戏曲大家唱”，
每到周二下午，这里一百六七十个座位
座无虚席。锡剧、沪剧、京剧、越剧、黄
梅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开开心
心度过愉快的下午。很快，“大家唱”就
声名远扬，坂上、礼嘉、洛阳、横林、湖
塘，连江阴的人也赶来，遥观的倒三班
公交车也要来。丽华新村有一位98岁
的葛老先生也要来唱，祥产怕不安全，
就自己开车去接送。吴祥产说：“我们
办“大家唱”的初心就是希望老年朋友
在这里度过欢快祥和的时光。”2011
年，成立天宁区青龙街道吴祥产戏曲工
作室，两次被评为4A级社会组织。

2012年，在吴祥产戏曲工作室内

成立了青龙文体艺术团，一年多时间内
连续排了13场锡剧古装戏，受到大家一
致好评。还成立了舞龙舞狮和军鼓队，
队员有四五十人，经常浩浩荡荡到红梅
公园展演，受到市民欢迎。2014 年，吴
祥产在市工人文化宫黄金海岸举办个人
专场演唱会，2018 年，参加江苏省广播
电视总台大型新闻行动“潮起扬子江”暨

“我们的40年”全省百姓演讲大赛，荣获
二等奖。今年9月，戏曲工作室又代表
天宁区参加常州市老干部文艺展演，表
演了创作节目说唱《我登宝塔看龙城》，
观众齐声称好。

演着演着，吴祥产觉得不过瘾了，就
想自己创作作品。要写一个本子不是容
易的事，老话早就说过“剧本，剧本，一剧
之本”，有了剧本才有演出的基础。吴祥
产一年到头在基层，脑子里有个素材库，
写作时自然就涌到眼前，写得顺手他会
比划两下，演一演；写到挠头处，他就静
下心来仔细梳理一番，继续写。想到好
词，半夜醒来也会一骨碌爬起，记下来。
有时写到深夜12点，他夫人一觉醒来见
他还在写，嗔怪道：“你发痴哒，也是靠七
十的人了，不要命啦！”他笑笑：“想到好
词，一打岔会忘掉，要赶快写下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他写了
剧本《幸福感恩共产党》，写到情深处，他
自己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前几年，一些
群众抱住落后旧习俗不放，在马路上扎
库焚烧，污染空气还影响市容市貌。街
道领导觉得要用新文明代替旧习俗，就
给祥产出了个用文艺形式来宣传移风易
俗的课题。祥产一听来了劲，马上酝酿
构思，写了个小品本子。祥产通过两个
家庭的典型事例，写成了宣传厚养薄葬
新风尚的小品《移风易俗要弘扬》，第一
次演出就引起大家共鸣，不少村民都说
旧风俗实在要不得，真的需要改一改。

他非常愿意听取别人意见，本子完
成后都要给堂兄吴玉祥过过目，根据中
肯意见进行调整。他堂兄是一位中医
师，文化水平比较高。祥产写的盼望祖
国统一的锡剧演唱《五星红旗高高飘
扬》，堂兄看后就说“秋后定会给你算总
账”这句词不妥当，后来就改成“人民定

会给你算总账”，效果就较好。祥产唱到
最后几句唱词“全国人民齐盼望，台湾岛
上空红旗扬，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两岸同
胞齐欢唱，一统江山万年长”时，全场观
众起立鼓掌。

吴祥产从迷上写剧本，已经写成10
多个，都搬上了舞台。他说：“虽然眼睛
黄斑病变，影响视力，但我就要写，写好
了写成了，才有成就感，把本子搬上台，
只要听到掌声，浑身的毛病也没有了。”

吴祥产50年活跃在舞台上，成了远
近闻名的“戏曲达人”，在公社财政所工
作过的87岁老人沈福和非常感动，“祥
产是我们青龙的一张名片，他专一行，爱
一行，甘愿付出和奉献，给群众带来了欢
乐。”曾经当过青龙公社文化站站长的徐
忙度是这样评价的：“祥产这样的人物在
常武地区不多见，能够在舞台上坚持50
年很不容易。只要是重大节日重大活
动，需要文艺演出都少不了吴祥产。他
带着自己创作的小品和说唱以及表演
唱，送戏下乡。他对演戏很执着，有个
性，接地气，老百姓倍感亲切，村民称赞
他是青龙‘赵本山’。”

吴祥产有个贤内助。他妻子一直在
背后默默支持着他，出去演出总是陪着
他，给他打下手。有一年听说老吴开年
会，经费紧张，她捧出5万元“私房钱”，
大家都非常感动。祥产说：“一个团队要
搞好，靠一个人不行，要靠人人都乐于奉
献。主持人赵德娣不计报酬，协调关系，
筹划得当，就像一位‘指导员’。”还有主
胡琴师沈茂新等志愿者热心参与，特别
是各级领导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才能
把事情办好。青龙街道青北社区党总支
副书记徐小洁十分感慨：“吴祥产无私奉
献，配合街道、社区工作，让老年人老有
所乐，他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多年来，吴祥产和他的团队获得了
许多荣誉：2019 年，他荣获市委宣传部
颁发的新时代乡贤模范；2022 年，被天
宁区关工委评为“五老”工作室；2023
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群众文化团队”。

乡亲们都说，吴祥产是扎根农村田间
地头的“明星”。50多年来，他给乡亲们送
戏数千场，把欢乐送到了乡亲们心间。

为民演戏50年
昨天冬至，我们来说说豆

腐。
冬至前好几天，我们村西

头的豆腐坊总是会忙得没日没
夜。本村的邻村的，家家户户
都要拿了黄豆去那里加工豆
腐。人口多的大家庭，要做好
几蒸，人口少的，也会与别家凑
一起合做一蒸。先做好的，往
亲戚家送几块，豆腐上贴着红
纸头，没过几天，那个亲戚家也
做了豆腐，就再送回来几块，也
贴着红纸头。在乡间农家，这
豆腐要从冬至一直吃到过年，
所以区别于日常的豆腐，老人
们都习惯说这是“年豆腐”。

冬至到底是吃饺子、吃馄
饨，还是吃面条、吃汤团，南北
方争论久矣，就是常州同城，也
是各执一词。可在常州民间，
冬至的前一天，即冬至隔夜，常
州百姓人家整齐划一地都要吃
碗胡葱笃豆腐。

豆腐是豆腐坊加工的盐卤
豆腐，胡葱则是去地头冻土里
现挖来。胡葱比小香葱大，又
没山东大葱粗，与青蒜差不多
的个子。胡葱切段，豆腐切块，
胡葱先略煸炒，豆腐接着下锅
一起笃，看着豆腐在锅里笃得
更加白胖起来就好了。用最大
的搪瓷盆盛上桌，看着一清二
白，吃着热气腾腾。老人们边
吃边念：“胡葱笃豆腐，有吃吃
一夜，无吃冻一夜，吃了热烘
烘，不吃冻一冬。”

常州老话说：“若要富，冬
至隔夜吃胡葱笃豆腐。”这是
因常州话里“富”与“腐”谐音，
以此赋予美好期望。曾在一
书里看到，豆腐在四川被叫作

“灰妹儿”，好奇怪的名字。原
来在四川方言里“腐”与“虎”
同音，却因古时人们怕虎，讳
称虎为“灰妹儿”，并延伸也用
到了“腐”字，豆腐就被称为

“灰妹儿”了。我总想着哪天
要找一家正宗川菜馆，然后对
店家说：“老板，我要一份‘麻
婆灰妹儿’！”

冬至以后，豆腐就是农家
餐桌上的常客了，可以和任何
荤的素的食材搭配。以前没有
冰箱，豆腐怎么保存吃到过年

呢？当年我奶奶办法很多。在北
屋阴凉处放一口大缸，将大块的
豆腐平铺，一层层码好，倒入凉开
水，要漫过豆腐，过几日就要换一
次水，保持豆腐新鲜。再选个滴
水滴冻的冷天，将豆腐切小方块，
排放在晒帘上，搁在外面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收获硬邦邦的
冻豆腐了。冻豆腐久放不坏，用
冻豆腐烧菜，特别吸汁入味。奶
奶还会找个腌菜瓮头，做上一瓮
的红豆腐，也就是腐乳，到开年
春天拿出来，就是佐粥的好小
菜。许多天过去，大缸里的豆腐
所剩不多，有点酸味了，就全拿
出来，切成大大的厚片，下油锅
里煎到双面焦黄，晾在竹篓子里
吊挂好，这样油煎豆腐又还能再
吃上一些日子。

常州人祭祖，一年至少三次，
清明、七月半和大年三十。每次
祭祖，菜品可能应时应季略有不
同，但豆腐一定是必备的。特别
是大年三十这天，我父亲将豆腐
端上贡桌，会念叨一句：“过年啦，
阿爹回来吃年豆腐啊！”

与豆腐要上贡桌一样，常州
民间办白事，豆腐也是必定上桌
的。我们村里有老人去了，要办
丧事，千头万绪一团乱麻之时，总
有人适时提醒：“快去豆腐坊把豆
腐预订下来。”三天的丧仪，桌上
几个冷盘、几道热炒，丰俭自由，
但豆腐这一道菜必定是不能少
的。如若是高寿的喜丧，厨师还
会多笃上一大锅豆腐备着，村里
人要连碗带豆腐往家端，被端走
的碗越多，孝子们越是欢喜。

因为办丧事要吃豆腐，“吃
豆腐”这句话在常州人口中就有
了特定的寓意。比如某人表达
自己劫后余生，可能会说：“这次
好凶险，差一点就要请大家来吃
豆腐了。”如果咒骂某人，也可以
说：“你要紧要请吃豆腐啊。”也
正因为豆腐与祭祀、丧事关系紧
密，常州人是坚决不会让豆腐上
婚宴、生日宴、乔迁宴等喜庆席
面的。

常州的豆腐如此有说头，常
州的豆制品也很有讲究。豆斋
饼、素火腿、软百页，每一样都是
常州特色、常州独有，要细说它们
的故事，得另行开篇了。

冬至说豆腐

年华似水，不知不觉已从
初中毕业快二十年了。那青涩
的岁月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
忆，回想起来依旧还是那么清
晰，尤其是初中三年那蒸饭的
日子让我至今回味无穷。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进
入初中。作为一个刚到初中读
书的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午餐如何解决。小学六年，
因为学校离家很近，所以一日
三餐都在家里吃。但到了初
中，路远了，而且中午在学校能
完成一些作业，于是，我加入了

“蒸饭”的队伍。
那时候，学生都用自带的

饭盒蒸饭。每天清晨，我都要
一大早起来，用一个铝饭盒淘
好米后用袋子装起来，同时准
备好午餐的菜。菜也比较简
单，我一般会在隔夜洗好青菜，
泡几个香菇，第二天早上炒一
下装在盒子里，再放几块咸肉，
一顿午餐的菜就算好了，简朴
而又不失风味。一个星期也会
换一两个菜，调剂一下口味。
到了学校食堂锅炉间门口的水
池边，在饭盒里装上适量的水，
排放在蒸屉里。

每天开饭的时候，是校园
里最沸腾的时刻。中午时分，
铃声响起，全校学生像潮水般
一齐涌向锅炉房门口的一块
空地。锅炉房师傅早就将一
个个蒸屉整整齐齐地排放在
地上。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
的饭盒，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个
水泄不通，甚为壮观。几分钟
后，人群散去，只留下一个个
空荡荡的蒸屉。有时候也会
因为个别人毛手毛脚，把一些
同学的饭盒弄翻了，也有拿错

饭盒的，可怜了那帮没饭吃的
“兄弟们”，他们就只能去小店买
点泡面或饼干之类充饥。学校觉
察到这个问题后，给我们每个学
生的饭盒都编好号。果然，后来
拿错饭盒的现象就很少发生了。

在教室吃饭的时光是快乐
的。走到每个班级的门口，都会
看到全班同学齐刷刷在座位上吃
着午餐。班里也会有几个调皮生
猛的男生每天在教室里上演着

“饿狼传说”，他们自己带的饭很
少，所以喜欢在教室里走来走去，
看看这个人的饭菜，再瞧瞧那个
人的饭菜，要是遇上喜欢的，还会

“明抢豪夺”地做回“索马里海
盗”，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于
是引发众怒，只能灰溜溜跑回自
己的座位。有时候碰上较真的女
生，还要把他们的“罪行”上报给
班主任，那些“不法之徒”轻则接
受思想教育，重则还要受点皮肉
之苦。

午饭结束后，食堂门口洗水
池那边又热闹起来了。大家都嘻
嘻哈哈地去洗饭盒，一边洗一边
聊着教室里的八卦，有时候相互
间还要泼水打闹。这也许就是午
餐欢乐时光的余音吧！

到了初二，学校开始给一些
学生提供在食堂用餐的服务。食
堂门口总是飘着诱人的菜香，让
我们这些蒸饭的人口水直流。

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
到了初三下半年，临近中考冲刺
了，父亲会时不时地揣着饭盒到
学校里给我送惊喜，激励我一路
幸福地奔向未来。

时过境迁，“蒸饭”岁月已进
入了历史的尘埃。回想那段时
光，好像留给我的都是甜蜜和
温暖。

难忘蒸饭岁月

我踏上社会的第一张奖状是我宝
贵的精神财富，虽不起眼，但值得珍
惜。今天重新凝视这张奖状，不由想

起了恍如昨日的58年前，在武进县新
孟河工程工地上的点点滴滴。

1966 年的冬天，枯水季节，我为

了给家里多挣工分，跟随生产队的队员
来到武进县新孟河疏浚工程工地。当年
我还是一个懵懂稚嫩的小青年，身体也
不壮实，但一副土笪扁担装满烂泥，我能
轻松地从河底挑上河堤，穿梭在千军万
马之中。我努力做好分配给我的工作，
铲土装筐，一铲接一铲。我们6人一组，
4个壮劳力负责挑土，2个弱劳力或妇女
负责装筐。一组有4 副担子，总有一副
担子在你跟前装土，刚刚装满立即被挑
走，其他几副担子又排着队来了。

日复一日，我们在工地奋战了几十
天。这段时间，我们自带铺盖粮草，吃住
都在老百姓家里。我们在房前屋后的空
旷地带搭棚自砌炉灶，吃饭都是端着碗，
蹲着扒拉。虽然苦，但吃着很香。到了
10 月，天亮得晚了，按规定 5 点半起床
时才刚蒙蒙亮，早饭碗刚放下，哨子就响
了。一天的活那叫一个累啊，而且还吃
不饱。每个人带去的口粮要算好了吃，

不能吃了上顿没了下顿，那时粮食紧张，
谁也帮不了谁。自带口粮也是限量的，
一天1 斤米左右，多拿了家里人就要饿
肚子。我蒸一盒饭就半斤米，现在的人
可能无法想象一餐吃半斤米，可那时是
横七竖八也不够吃的。为了能吃饱，蒸
饭时我们都会多放一点水，虽然蒸出来
的饭烂了，但能撑饱肚子。

工程结束后我们就各回各家了。有
一天，生产队长来到我家，带来了一张奖
状。双手里接过奖状那一刻，我非常惊
讶，也很激动，队长还鼓励了几句。这张
奖状确实是对我日复一日辛勤劳动的肯
定。想当初，队长吹哨让大家休息时，队
员们大多会随地坐下来抽烟闲聊，而我
总是会把要挖的土预先坌松，方便装筐，
再拿着铁耙把踩塌了的梯形状的踏步修
补好，便于挑土上堤。我没把这小小的
行动当回事，其实带队领导早就看在眼
里了，估计这就是这张奖状的由来吧！

一张沉睡了58年的奖状


